
第一章 未婚有孕離家門 

炎熱的夏日，終於迎來了一場傾盆大雨，沖散了灼熱的氣息。 

顧傾傾跪在院子中央，雙手被小廝鉗制著動彈不得，她努力的抬頭，試圖看清前

面站在廊下人的表情，然而雨水太大，視線變得一片朦朧。 

「顧傾傾，妳快告訴我，妳肚子裡的野種到底是誰的？妳要是再不說，我就打死

妳這個孽障。」顧懷風咬牙切齒的說道。 

顧傾傾抬眸看向面前暴怒的「父親」，無奈的扯了扯自己的嘴角，「我不知道。」 

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肚子裡孩子到底是誰的，她也很想知道搞大她肚子的人是誰。 

穿越過來時是在一間破廟裡面，她似乎是中了藥，被一個陌生的男人壓在身下，

後來的事情就變得不可控制了。 

等她再次醒過來，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了，破廟裡頭空空如也，哪有什麼男人，彷

彿昨夜的荒唐只是夢一場，而晚上天色太昏暗了，根本就看不清對方的臉。 

之後她被丫鬟秋兒找到，迷迷糊糊被帶回了家，又過了一天才知道自己穿越到了

什麼地方，以及她現在的身分。 

「不知道？」顧懷風指著顧傾傾，氣得指尖直抖，他目光掃過桌子，落在茶杯上，

想也沒想的就拿起來朝著顧傾傾砸去。 

一旁的顧夫人見狀驚慌地上前阻攔，顧懷風被顧夫人撲得身子一歪，茶杯在顧傾

傾腳邊砸碎。 

「老爺，你這是幹什麼？有話好好說，別跟孩子動手啊！」 

顧懷風氣得直哆嗦，恨不得上前打死顧傾傾，他咬牙切齒的盯著顧傾傾的肚子，

恨不得能將它看穿。 

「好好說話？發生這種事情妳讓我怎麼和她好好說話。」他們顧家世代在雲城經

商，雲城的絲綢鋪子有一半是他們家的，雖然算不上什麼高門大戶，但在雲城也

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要是被人知道他的女兒在外面和男人廝混還搞大了肚子，這

讓他以後怎麼見人？ 

顧夫人看向被小廝押在院子裡的顧傾傾，淚如雨下，衝過去抓著顧傾傾的肩膀搖

晃道：「傾傾，妳就告訴我們吧，那個男人到底是誰！」 

顧傾傾看著自己母親傷心又憤怒的模樣，有些於心不忍，正準備開口替自己解釋，

一直在一旁看戲的庶妹顧萋萋突然開口截下她的話。 

「姊姊，妳還是跟爹說實話吧，妳為了那個男人死扛著不說，爹爹真的會打死妳

的。」 

「是啊傾傾，就算那個男人就算再糟糕，也得承擔責任啊，只要妳說出來，老爺

會體諒妳的。」孫姨娘跟著火上澆油。 

兩個人話裡話外都在坐實顧傾傾和他人有染，顧傾傾抬眸冷冷的看向她們，「妳

們兩個人給我閉嘴！孫姨娘，顧萋萋，別假惺惺的裝出一副關心我的模樣，我覺

得噁心！現在這種畫面，不就是妳們母女倆想要看到的嗎？」 

從她穿過來的第一天就知道這母女倆不是什麼好東西，之後的兩個多月更是讓她

看清楚了這兩個人的嘴臉。 



貼身丫鬟秋兒曾說過，那天是顧萋萋邀請原主一起出去逛街，後來顧萋萋又藉口

支走了秋兒，這才導致她穿過來的時候被人壓在身下，所以她覺得原主失身這件

事情，和顧萋萋有莫大的關係。 

「顧傾傾妳怎麼說話的！」顧懷風怒火中燒，顧不上下著雨，衝到她面前就要打

她。 

顧夫人嚇得連忙抱住顧傾傾，用自己的身體擋著，「老爺，你冷靜一點，現在打

傾傾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我們現在想的應該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不知是因為聽了顧夫人的話，還是因為淋了冰冷的雨水，顧懷風總算冷靜了一些，

他喘著粗氣，眼睛直勾勾的盯著顧傾傾，「顧傾傾，我給妳時間，妳好好的給我

想想，到底要不要把那個男人說出來。」 

說完，他一甩袖子，氣憤的離開。 

顧懷風一走，顧夫人立即推開按著顧傾傾的小廝，將女兒扶了起來。 

她顫抖著手，從袖口裡抽出手帕，擦著顧傾傾臉上的雨水——明明手帕也是濕的，

但是她還是這麼做了，好像只要擦了，顧傾傾就會好受些一樣。 

顧傾傾本就懷著身孕，跪了許久又淋了不少的雨，這會兒一起來，腦袋瞬間一陣

暈眩，只覺得眼前一黑，直直的倒在了顧夫人的懷裡。 

 

也不知過了多久，顧傾傾悠悠轉醒，她茫然的望著帳頂，腦袋裡還有些混沌。 

「傾傾，妳怎麼樣了？妳有沒有覺得身體哪兒不舒服的？」 

母親焦急的聲音在耳邊響起，顧傾傾扭頭看過去，只見她雙眼通紅，眼底佈滿血

絲，顯然哭了許久。 

「娘，我沒事。」顧傾傾一邊說著一邊撐著身子想要坐起來。 

顧夫人見狀，連忙上前幫忙。 

看著坐起身的女兒片刻，她終究又憂心地問：「傾傾，妳就跟娘說實話，妳……

妳肚子裡的孩子到底是誰的？」 

顧傾傾微微歎了歎氣，「娘，我不是不想告訴你們，我是真的不知道。」 

顧夫人蹙了蹙眉，「這……這怎麼會不知道呢？」 

「娘，事情是這樣的……」 

顧傾傾將自己中了藥，被人奪去清白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說給她聽，聽完之後，顧

夫人面容霎時間變得慘白，眼睛驚恐圓睜，隨後眼眶一紅哭了起來。 

「怎麼……怎麼會這樣。天殺的，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在妳身上！事情發生之後，

妳……妳怎麼沒告訴我呢。」 

「我……我當時害怕，不敢說。」顧傾傾微微低頭，掩去眼底的神色，她說害怕

是假，不敢說是真。 

在古代，失貞這種事情要是被人知道了，那她這輩子可就完蛋了，說不定還要浸

豬籠，連命都沒了，她不知道原主的父母會是什麼反應，肯定不敢說出來的。 

只不過她做為一個母胎單身，大意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事後避孕，導致

現在肚子大了，想瞞都瞞不住了。 



看著顧傾傾垂著頭委屈小心的模樣，顧夫人的心就像被什麼東西狠狠地揪住了一

樣，她一邊擦著自己的眼淚，一邊抽抽噎噎道：「我可憐的女兒，到底是誰想要

妳的命，對妳下藥，讓妳失身……」 

「娘，您別哭了。」顧夫人哭哭啼啼的樣子，讓顧傾傾十分的頭疼，「我覺得這

件事情跟顧萋萋她們母女脫不了干係，就是因為吃了她給的東西，我才中了藥的。」 

顧夫人聞言哭聲驟停，眼底的悲憤瞬間變成了憤怒。 

她激動的站了起來，顫顫巍巍的說道：「是她們？我就知道她們母女倆沒安好心，

我……我這就去找她們問清楚。」 

「娘，您別衝動，您這麼跑過去質問她們，她們不會承認的。」 

聽到這話，顧夫人停下腳步回頭看著臉色蒼白的顧傾傾，問道：「傾傾，那剛剛

妳爹問妳的時候，妳為什麼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他？」 

提到顧懷風，顧傾傾冷冷一笑，「娘，您覺得我告訴他，他就會信嗎？」 

穿過來的這兩個多月裡，她已經看出來原主的父親並不喜歡妻子，連帶著原主也

不受寵愛。一個不受偏愛的女兒，無論她有什麼理由，只要犯了錯就是不被原諒

的，更何況導致她犯錯的人是顧懷風最疼愛的女兒顧萋萋。 

「可是……」 

顧傾傾知道她想說什麼，開口打斷了她的話，一臉無奈的說道：「娘，您別傻了，

孫姨娘和顧萋萋兩個人一向會裝可憐，我們沒有證據就去跟爹說，是她們兩個人

害我失身，只會被她們倒打一耙，爹不會相信的。」 

她也不是沒想過要收集證據，可是她不敢相信身邊的人，自然也就無人可用，她

自己也不可能整天跟蹤那對母女，當然什麼線索證據都沒有。 

顧夫人歎了歎氣，臉上佈滿了憂愁。 

「娘，我有些累了，想要一個人休息一會兒。」顧傾傾說道。 

「行，妳好好的休息，娘就先走了。」 

顧夫人起身離開，臨走前忍不住回頭望了一眼顧傾傾。 

 

 

「老爺，您就別生氣了，別把自己的身體氣壞了。」孫姨娘坐在顧懷風的身旁，

抬手輕輕的拍著他的胸脯，幫他順氣。 

顧懷風臉拉的老長，繃得緊緊的，怒哼道：「發生這種事情，我怎麼可能不生氣，

要是被別人給知道了，我顧家在雲城還能有什麼臉面。」 

見顧懷風這麼生氣，孫姨娘心裡得意不已，但是表面上還是做出一副善解人意的

模樣，「老爺，事情都已經發生了，您就算是生氣也於事無補，不如坐下來，靜

下心來好好的想一想之後的事情應該怎麼解決。現在傾傾她肚子還小，別人還看

不出來，可再過幾個月她的肚子就大起來了，到時候我們就是想瞞都瞞不住了。 

「還有，這事要是被秦家知道了，親事黃了倒也罷了，就怕到時候我們兩家再結

成了仇，那可就得不償失了。」 

這話徹底的點醒了顧懷風，自從他得知顧傾傾懷孕之後，整個人都被憤怒沖昏了



頭腦，完全忘了還有秦家這檔子事兒。 

「妳說的對，現在最該解決的事情是她肚子裡的孩子，這個孩子絕對不能留下來。」

顧懷風說完看向自己身旁的孫姨娘，「妳去準備一碗墮胎藥，讓她把孩子墮了。

至於和秦家的婚事，走一步算一步，以後再說吧。」 

「這……」孫姨娘裝出一副遲疑的表情，「由我去做是不是不太合適？若是夫人

知道了，定會怪罪於我，畢竟姊姊她才是傾傾的母親。」 

「不，她心太軟，就怕傾傾一哭她就下不去手了，所以這件事情只能由妳去做。」 

孫姨娘微微歎了歎氣，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我這就去準備。」 

「做的時候隱蔽一些，千萬不能讓外面的人知道。」 

「老爺放心，我知道的。」 

說完，孫姨娘轉身從顧懷風書房離開。 

她剛打開書房的門，就迎面撞上了準備敲門的顧夫人。 

「夫人，您來了？傾傾她還好嗎？」 

一看到孫姨娘，顧夫人就想到傾傾說的下藥失身之事與她們母女有關，頓時怒火

上頭，怒瞪著孫姨娘，伸手一把推開了她，「給我讓開，我的傾傾不用妳假惺惺

的關心，要不是妳……」 

顧夫人話還沒說完，就見孫姨娘往地上一倒，跌倒時還哎喲了一聲，彷彿是被她

推倒的一樣。 

孫姨娘坐在地上，裝出一副驚恐的模樣看著她，又抽出手帕放在眼下，擦了擦眼

角不存在的眼淚，一臉委屈的說道：「夫人，您這是幹什麼？我只是擔心傾傾的

身體，為什麼要把我推倒在地上。」 

顧夫人咬牙切齒看著孫姨娘，這女人就是會裝模作樣，她是推了她一把，可她根

本就沒有用力。 

「妳在亂說什麼？我根本就沒有用力。」 

聽到門口的動靜，顧懷風走了過來，他看著坐在地上的孫姨娘，眉頭下意識的皺

了起來，「妳們這是在吵什麼？」 

孫姨娘倒在地上許久，直到顧懷風過來才裝模作樣的爬起來，「老爺我沒事，夫

人她也不是故意的。」 

「妳……」 

還沒等顧夫人出言辯解，顧懷風直接就打斷了她的話，「這都什麼時候，妳們還

在這裡鬧，還嫌我頭不夠疼嗎？」 

顧懷風說完看向一旁的孫姨娘，朝著她使了使眼色，「妳不是還有事要做嗎？」 

孫姨娘立刻明白他的意思，笑著朝兩人福了福身，「老爺，夫人，那我先走了，

不打擾您們談事情了。」 

等孫姨娘離開，顧懷風面無表情的瞥了一眼顧夫人，示意她進書房說話，顧夫人

想著要說的事情畢竟是家醜，便把貼身伺候的嬤嬤留在了房外。 

顧懷風開門見山地問：「問出來那個男人是誰了嗎？」 

聽到這話，顧夫人的心瞬間就涼了，之前她還不理解傾傾，現在她明白了。顧懷



風從始至終都認為是顧傾傾不自愛，從未相信過她的話，認定了傾傾是和別人有

染才懷孕的。 

「老爺，傾傾是我們的女兒，她是什麼性子你會不知道？從事情被發現後，你就

不聽傾傾她的解釋，現在更是直接認定了傾傾和別人有染嗎？」 

「我……」顧懷風被這話堵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老爺，傾傾她是被人強迫的，她是被人陷害的！」顧夫人說著就哭了起來，她

一邊哭著一邊將事情的真相告訴顧懷風。 

顧懷風聽完後，臉上頃刻間佈滿烏雲，表情變得冰冷嚴峻，冷聲道：「發生了這

種事情，她為什麼什麼都不說！」 

顧夫人擦了擦自己的眼淚，委屈道：「這種事情你讓一個未出閣的姑娘怎麼開口

說，她又怎麼敢告訴我們，老爺你就別再生傾傾的氣了，傾傾她也是一個受害者

啊。」 

顧懷風拳頭用力的砸在書桌上，過了好一會兒才開口道：「好了，妳別哭了，現

在最主要的問題是怎麼把她肚子裡的孩子解決了。」 

聽到這話，顧夫人微微一愣，「老爺，你這是什麼意思？」 

顧懷風道：「夫人，我知道妳心軟，但是傾傾肚子裡的孩子留不得，我已經讓雲

桃去做了，這件事妳就不用管了。」 

雲桃是孫姨娘的閨名，顧夫人聽到顧懷風讓孫姨娘去將傾傾肚子裡的孩子墮掉，

頓時心裡一緊，下意識地覺得自己的女兒有危險，想也沒想的就朝著外頭跑去。 

顧懷風看出了她的想法，一個跨步，先她一步出了書房，然後將房門關閉鎖了起

來。 

顧夫人用力的拍打著房門，「老爺，你幹什麼？你幹什麼把我關在裡頭？」 

門外的嬤嬤見狀也是驚疑不定，卻又不敢質問老爺。 

顧懷風站在門口道：「夫人，妳好好的在書房待著，等傾傾的孩子沒了，我自然

會放妳出來的。」 

「顧懷風，你放我出來，我不允許你們傷害我的傾傾！」 

「夫人，我這是在幫傾傾，難道妳想傾傾把這個孽種生出來嗎？這個孽種要是生

下來，她和秦家的婚事就沒了，這輩子也就毀了。」 

「我不管這些，我只知道孫雲桃她會害我的傾傾，我不允許任何人傷害我的女

兒！」 

「這事我已經決定了，妳多說也無益，就好好的在裡面待著吧！」說完這話，顧

懷風看向一旁的小廝吩咐道：「你們看好夫人，別把夫人放出來了。」 

「是，小的知道了。」 

顧懷風轉身離開，任由顧夫人在書房裡面大喊大叫，小廝們死死守著門，也不讓

顧夫人身邊的嬤嬤闖進屋。 

 

寂靜的長廊上，孫姨娘步履匆匆，顧萋萋緊緊的跟在她身後，幾個丫鬟稍稍落後。 

「姨娘，妳說這藥真的能行嗎？」 



孫姨娘輕哼一聲，皮笑肉不笑說道：「妳放心好了，這藥是我找相熟的大夫專門

調配的，一碗下去絕對見效。」 

顧萋萋眉頭緊緊地皺起，一臉擔心地說：「可是為什麼非要把孩子墮掉？若是墮

了，萬一父親想辦法幫顧傾傾遮掩過去，那她不還是可以嫁進秦家。」 

「放心吧，即便是墮了孩子，她也不可能嫁進秦家。這墮胎藥藥性十分的強，一

碗下去，她顧傾傾這輩子都別想懷孕了。一個失了貞，又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別

說秦家，就算是小門小戶都不可能娶她進門。」孫姨娘說著，忍不住冷笑一聲，

眼底滿是算計之色。 

「再說，就算妳爹有心掩蓋此事，可這天下畢竟沒有密不透風的牆，只要稍作動

作，就能讓外人知曉此事，到時候她和秦家大郎的婚事，是絕對再無可能。 

「萋萋，姨娘知道妳一直傾慕秦家大郎，想要嫁給他。妳放心，姨娘一定會滿足

妳的心願，讓妳嫁進秦家的。」 

聽到孫姨娘的承諾，顧萋萋終於滿意的笑了，只是稚嫩的小臉上帶著一抹陰狠之

色。 

 

另一邊，顧傾傾思緒萬千，她躺在床上，雙手覆在自己還未隆起的小腹上面。 

這個孩子，來得太過突然，突然到讓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這時代的人把清白看得最重要了，要是她將孩子生下來，名聲盡毀不說，還會成

為他人的笑柄，被那些人指著脊梁骨唾罵，可要是把孩子打掉，這畢竟是一條生

命…… 

就在顧傾傾糾結萬分的時候，房間的門被人猛地推開。 

顧傾傾被突如其來的動靜嚇了一大跳，下意識撐著身子坐起來看看。 

看到孫姨娘和顧萋萋兩個人氣勢洶洶的走了進來，身後還跟著幾名丫鬟，顧傾傾

微微蹙眉，「妳們兩個過來幹什麼？」 

孫姨娘輕笑一聲，走上前道：「傾傾，姨娘當然是過來幫妳的。」 

孫姨娘說完朝著身後的丫鬟招了招手，小丫鬟聽話的上前，手裡端著一個托盤，

盤上放著一個碗。 

顧傾傾都不用看就知道，那是一碗墮胎藥。 

孫姨娘拿起藥碗走到她的身旁，用勺子舀起一勺，放在嘴邊輕輕的吹了吹，「傾

傾，這藥對妳有好處，妳趕緊趁熱喝了。」 

她抵住了孫姨娘伸過來的手，冷升說：「妳把藥拿走，妳們送過來的藥我可不敢

喝。」 

先不說這孩子她是留還是不留，只憑這是孫姨娘和顧萋萋送來的藥，她就絕對不

能喝，誰知道她們母女是不是想要害她。 

聽到顧傾傾拒絕，孫姨娘和顧萋萋臉上的笑容驟然消失不見。 

孫姨娘看著她冷笑道：「怎麼，難道妳還想把肚子裡的野種生下來？」 

顧傾傾輕哼一聲，「這個孩子我生還是不生，和妳們有什麼關係？妳們趕緊從我

的房間裡滾出去！」 



一時之間，房間內的氣氛頓時變得劍拔弩張。 

「顧傾傾，老爺說了，妳肚子裡的孽種留不得，這藥妳就是不想喝也得喝！」說

罷，孫姨娘看向身後的丫鬟，吩咐道：「妳們幾個把她給我按住。」 

眼看著幾個丫鬟就要上前，顧傾傾顯得有些慌亂，臉色一沉，厲聲喝道：「妳們

誰敢碰我。」 

丫鬟們聞言立即頓住，誰也不敢上前，兩邊的人她們都得罪不起，只好站在原地

看看顧傾傾，又看看孫姨娘。 

「都愣在那裡幹什麼，這是老爺的吩咐！妳們不用怕她，趕緊把她按住，一切後

果都由我承擔。」孫姨娘怒道。 

這話一出，丫鬟們再無顧慮，立刻衝上前將顧傾傾按住。 

丫鬟們的力氣很大，顧傾傾被鉗制得動彈不得，只能奮力掙扎，高聲大喊，「妳

們放開我！快點來人把這些人拉開！」 

然而屋外沒有動靜，顧傾傾心更涼了。 

雖說看孫姨娘母女能夠如入無人之境地闖進她的房間，就知道她院子裡的下人都

是什麼貨色，可她怎麼也沒想到那些人可以捧高踩低到這種程度，連主子呼救都

當沒聽見！ 

孫姨娘看著顧傾傾這副狼狽的模樣，輕哼一聲，端著墮胎藥走上前，開口道：「哼，

顧傾傾，剛剛妳要是聽話些，自己乖乖把藥喝了，還能少受一些罪。」 

顧萋萋站在一旁嬌笑著，口氣裡難掩風涼之意，「姊姊，妳就聽姨娘的話吧，乖

乖的把藥喝了，把孩子流了，這件事情也算這麼過去了。」 

「我呸，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們心裡在打什麼壞主意，這藥我是不會喝的！」 

孫姨娘臉色一沉，狹長的眼睛微微瞇起，冷聲開口道：「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說完，孫姨娘伸出手鉗住顧傾傾的下巴，試圖用力掰開她的嘴。 

長長的指甲幾乎要嵌進她的肉裡，顧傾傾死死咬著牙，不露出一絲縫隙。 

孫姨娘也沒想到，顧傾傾竟然有這麼大的力氣，幾個人加一塊都撬不開她的嘴，

於是她回頭招呼顧萋萋，「還不過來幫忙，把她的嘴給我掰開！」 

顧萋萋立刻上前幫忙，多了一個人，顧傾傾再也堅持不住被掰開了嘴，孫姨娘得

意的將藥碗貼過去，想要灌下去。 

結果就在藥碗碰到她嘴唇的時候，顧傾傾不知道哪來的力氣，掙脫了丫鬟的鉗制，

一把推開了面前的孫姨娘。 

孫姨娘沒有任何的防備，踉蹌著往後退了幾步，連帶著顧萋萋，兩個人一起摔倒

在了地上，褐色的湯藥灑了兩人一身，混著地上的灰塵，顯得格外狼狽。 

「啊！」顧萋萋放聲尖叫了起來，「顧傾傾，妳瘋了！」 

顧傾傾從床上爬下來，趁著她們沒有反應過來，她上前一把抓住顧萋萋，用手緊

緊的掐住她的脖子。 

「瘋了？我就算瘋了也是妳們逼的，兔子急了都會咬人，妳們以為我顧傾傾是傻

子，會任人欺辱嗎？」 

顧傾傾用的力氣不小，顧萋萋她被掐得喘不上氣，一張臉漲得通紅。 



孫姨娘見狀，連忙爬了起來過去拽她，可是顧傾傾紋絲不動的騎在顧萋萋身上，

手上力道不減半分。 

「顧傾傾，妳……妳這是想要幹什麼？妳趕緊鬆開！」孫姨娘尖叫道。 

「我要是就不呢？」顧傾傾說著，又加大了力氣。 

「姨娘……姨娘，妳快救救我。」 

孫姨娘看向一旁的丫鬟，慌不擇路的喊道：「妳們還愣著幹什麼，快叫老爺過來，

告訴老爺顧傾傾瘋了。」 

一個丫鬟連忙飛奔出去。 

等顧懷風進來，先看到滿屋的狼藉，再走近一些，就看到顧傾傾騎在顧萋萋身上，

雙手死死掐著她脖子。 

「顧傾傾，妳在幹什麼？趕緊把妳妹妹鬆開！」 

見救星來了，孫姨娘連忙跑到他的跟前，慘兮兮的哭訴道：「老爺，您快救救萋

萋，我是按您的吩咐來給她送藥，她不喝就算了，現在還想殺了萋萋。」 

「顧傾傾，還不趕緊鬆手！」顧懷風蹙緊了眉頭。 

顧傾傾垂眸瞥了一眼庶妹，看著她那張因為呼吸不順而變紅的臉蛋，輕輕呵了一

聲，然後鬆開手，從地上站了起來。 

顧萋萋終於可以呼吸了，捂著脖子大口大口的喘氣，因為長時間缺氧，導致她呼

吸的太快，不停的咳嗽著。 

孫姨娘上前將顧萋萋扶起來，一邊檢查她的脖子，一邊問道：「萋萋，妳沒事吧？」 

「姨娘，我沒事……」即便在鬼門關前走一遭，顧萋萋也不忘告狀，紅著眼看向

自己的父親，委屈的說道：「爹，您可要給我做主啊，姊姊她差點就要掐死我了。」 

顧懷風厲聲喝道：「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孫姨娘是個會見縫插針的，立即添油加醋的將整件事情說了一遍。 

顧懷風視線落在打翻的藥碗上，冷聲質問道：「顧傾傾，妳是想把孩子生出來嗎？」 

「是又怎麼樣？」顧傾傾同樣冷聲道。 

原本她還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個孩子，但經過了這一遭，她已經確定了，她要把

孩子生下來。畢竟在這個世上，除了原主的母親，就只剩下肚子裡這一個親人了。 

聽到這話，顧懷風氣得直哆嗦，「妳……妳這個孽障是想要氣死我嗎？妳一個未

出閣的姑娘，懷上一個野種已經是很丟人的事情了，再把這個孩子生下來，妳要

我這張老臉往哪裡放，妳想讓我顧家成為滿城的笑柄？」 

「丟人？我是被陷害的，有什麼可丟人的。真正讓你，讓顧家丟人的是那個設計

我失身懷孕的人吧！」顧傾傾目光冷冽的看向庶妹。 

察覺到她冰冷的目光，顧萋萋背脊莫名竄上一陣寒意，不由自主往孫姨娘身後躲。 

「你不是一直挺好奇我孩子父親是誰嗎？不如您問問您的好妾室和乖女兒，我想

她們兩個應該比我清楚。」 

顧萋萋最怕的事還是來了，她慌張的擺手，生怕顧懷風信了顧傾傾，「姊姊，妳

在亂說什麼，我和姨娘怎麼會知道妳孩子的父親是誰。我知道妳一直不喜歡我，

但是妳在外面亂來，搞大了肚子，回到府裡還想栽到我頭上嗎？」 



「顧萋萋，妳是要我把話說的更明白一點嗎？那天是妳約我出去的，而我也是吃

了妳給的東西之後，才中了藥的。」 

顧懷風先前已經聽顧夫人說過一次，此刻顧傾傾說得斬釘截鐵，反倒顧萋萋語氣

慌亂，便看向顧萋萋，他的目光令顧萋萋膽戰心驚。 

她擠出眼淚，微微低著頭，做出一副可憐委屈的模樣，「爹，我沒有！我怎麼可

能會對姊姊做出這種事情呢。」 

「老爺，傾傾已經瘋了，她剛剛還想殺了萋萋呢。萋萋的性子您是知道的，怎麼

可能會做這種事情。」孫姨娘說完看向顧傾傾，臉上帶著幾乎哀求的神色，「傾

傾，我知道妳是因為我們發現了妳的祕密而惱羞成怒，如果妳非要找一個人撒氣

的話，那就衝著我來吧。萋萋是妳的親妹妹啊，今日險些被妳掐死，妳還想冤枉

她壞她的名聲，妳就這麼不喜歡萋萋，想親眼看著她去死嗎！」 

顧傾傾聽到這話只覺得十分可笑，「壞她的名聲？我說的難道不是實話？妳們壞

我名聲的時候就沒想過我會不會死。」 

看著顧傾傾咄咄逼人的模樣，顧懷風臉色變得越來越黑，「夠了！妳不要在這裡

胡言亂語了。萋萋是什麼樣的人，我這個做父親的難道會不清楚？妳這事只是意

外，就不要怪萋萋了。」 

「呵，意外？」顧傾傾一臉譏笑，「這真的是一個意外嗎？先不說是不是顧萋萋

下藥陷害我的，那日晚上我和萋萋一起出去，回來的只有她一個人，她難道不應

該告訴大家，讓人尋找我嗎？為什麼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找我？」顧傾傾一邊說著

一邊看向顧萋萋，冷笑問道：「顧萋萋，妳怎麼不說話了。」 

顧萋萋囁嚅道：「我……」 

顧懷風目光同樣看向顧萋萋，似乎在等她的解釋。 

顧萋萋起初還有些慌亂，但很快就冷靜了下來，她擠出幾滴眼淚，一臉委屈的看

向父親，替自己辯解道：「爹，對不起，那天我約姊姊一同出去遊玩，後來姊姊

不見了，我以為她和秋兒先回家了，就沒有在意這件事情，哪知道姊姊她居然出

了意外。」說著，她假意擦了擦自己眼角的淚水，「姊姊，對不起，妳說的沒錯，

這件事的確怪我，要不是因為我，姊姊妳也不會被人糟蹋了，現在也不會懷有身

孕。」 

看著顧萋萋虛偽的模樣，顧傾傾只覺得噁心的很，「妹妹，妳這張嘴可真是會說，

一開口就哭哭啼啼的，不知道的還以為妳是受害者。」 

「夠了！」顧懷風冷聲打斷，「傾傾，妳別再咬著這事不放了，這事和妳妹妹沒

有關係，我現在也不想追究這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了，現在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把

妳肚子裡的孽種解決了。」 

顧懷風說完看向身後的孫姨娘，「妳讓廚房再去準備一碗墮胎藥。」 

「不用準備了，我是不會喝的，我已經決定了，我要把這個孩子生下來。」顧傾

傾冷聲道。 

顧懷風怒喝，「顧傾傾，妳瘋了！」 

顧傾傾態度十分堅定，「我沒瘋，我要將這個孩子生下來。」 



「妳……妳……」顧懷風氣得心口處一抽一抽的疼了起來，他喘著粗氣，面紅耳

赤的看著面前的嫡女，「既然如此，妳給我滾出顧家，我顧懷風就當做沒妳這個

女兒！」 

 

 

入夜，月色在陰雲的遮蓋下忽明忽暗，房間裡閃爍著微弱的燭光。 

顧夫人紅著一雙眼，看著收拾行李的顧傾傾，「傾傾，妳非走不可嗎？」 

顧傾傾停下的動作，抬眸看向母親，「娘，這個家裡已經沒有我的立足之地了。」 

「傾傾，只要妳肯把……」 

「娘，您不用再勸我了，我已經想的很清楚了，我想留下這個孩子。」說著，顧

傾傾伸手摸了摸還很平坦的肚子，臉上滿是平靜。 

見女兒如此堅定，顧夫人深知自己再說什麼也沒有用，她用力的歎了歎氣，開口

道：「傾傾，妳和以前不一樣了。」 

顧傾傾扯了扯嘴角，裡面的芯都換了，能不變嗎？ 

「娘，人都是要長大的，總不能一輩子都像個小孩子一樣。」 

聽到這話，顧夫人又想哭了，她的傾傾要不是經歷了那樣的事情，哪需要變成這

樣？ 

她知道女兒心意已決，也知道女兒確實待不了顧家了，也不再勸說，反而思索起

自己要怎麼做才能幫到女兒。 

說來說去，最要緊的就是錢了。 

「傾傾，妳等娘一會兒。」 

顧夫人留下這句話就跑了出去，過了好一會兒，她又急匆匆的跑了回來。 

「傾傾，這些東西妳拿著。」顧夫人將自己帶來的小布包塞進她的懷裡。 

「這是什麼？」小布包沉甸甸的，顧傾傾一臉疑惑的打開，只看見裡頭放著一疊

厚厚的銀票和碎銀。 

這麼多錢！ 

顧傾傾心裡一驚，隨即複雜的情緒漫上心頭，「娘，這太多了，我不能拿。」 

說著，她就想要將銀票還給顧夫人。 

顧夫人攔下她的手，一臉認真地說：「傾傾，妳都拿著吧，這本就是娘給妳準備

的嫁妝，離開顧家以後，用這些錢好好過日子，別委屈了自己。」 

「娘……」顧傾傾有些哽咽了。 

顧夫人也濕了眼眶，但是依舊笑著，拉著顧傾傾的手，一臉認真地說：「傾傾啊，

是娘沒本事，不能護妳一輩子，離開顧家以後，千萬要照顧好自己。娘做不了別

的，只能多為妳準備些銀錢，希望妳一切都好。」 

說完，顧夫人就忍不住哭了出來，不似白天那樣的號啕大哭，而是十分小心，十

分隱忍的啜泣。 

顧傾傾握緊了手裡的小布包，就好像握住了顧夫人那顆滾燙的心。 

「娘，謝謝您。」 



顧夫人笑了笑，把眼淚擦乾，然後伸手將她攬進懷裡，「傻孩子，跟娘說什麼謝

謝。」 

 

月上梢頭，夜入深更。 

顧夫人離開後，顧傾傾收拾好包袱準備連夜離開——顧夫人給她的錢，她只帶走

了一半，因為她清楚這些錢是顧夫人的全部家當，顧夫人手頭無錢只怕日子更難

過。 

顧傾傾離開顧家時頭都沒回一下，這破地方她早就不想待了。 

「小姐，小姐您等等我。」 

剛走沒幾步，顧傾傾身後突然響起一道呼喚聲，一回頭，只見秋兒竟然背著包袱，

一瘸一拐的朝著自己跑來。 

顧傾傾連忙上前扶住她，一臉擔憂的問道：「秋兒，妳怎麼跑出來了？」 

「小姐，要不是我剛剛去房間找您，發現您不見了，您是不是就要把我丟下了，

好在我比較聰明，發現您的衣裳都不見了，就連忙收拾東西跟著出來了。」秋兒

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小姐，您不要拋下我一個人離開，我是您的丫鬟，自然

是您去哪裡我跟去哪裡了。」 

小姑娘哭得慘兮兮的，顧傾傾一臉無奈的笑了笑，最近她身邊的人好像一直在哭，

就好像遇上了連雨天一樣。 

她抬手揉了揉她的髮頂，「傻丫頭，別哭了，我帶妳一起走就是了，只是……妳

的傷怎麼樣？」 

在孫姨娘母女將她懷孕的事情爆出來後，顧懷風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武力逼問秋兒

野男人是誰，可秋兒確實什麼都不知道，白白的挨了一頓板子。 

「小姐，我這點小傷沒什麼大礙的。」秋兒搖了搖頭，倔強的說道。 

看著秋兒那蒼白的臉色，顧傾傾上前將她的包袱接過。 

「小姐，您這是幹什麼？您怎麼能幫我背包袱。」秋兒一臉慌亂，想要把包袱拿

回來。 

顧傾傾上前抓住秋兒的手腕，拉著她離開，「走，我帶妳去看大夫。」 

主僕倆先去了醫館，接著又找客棧過了一夜。 

晨光微微，攤販們的叫賣聲附和著朝陽，繁忙的一天拉開了序幕，小吃攤上的嫋

嫋炊煙帶來食物的香氣，惹人流口水。雜物攤上的各色物件在小販的口中說得天

花亂墜，攤子與攤子之間擠得沒有空隙，人與人也摩肩擦踵。 

顧傾傾主僕倆一早便去城中最大的車馬行雇了馬車，秋兒掀開馬車車簾，看著路

邊的攤位，問道：「小姐，從顧家離開後，我們之後該怎麼辦啊！」 

顧傾傾透過縫隙看向馬車外頭，笑著道：「天大地大，還會沒有我們兩個人的容

身之處麼？我想過了，我要去揚州。」 

「揚州？」秋兒露出驚訝的表情。 

「對，我們去揚州，秋兒想去嗎？」 

揚州地理位置優越，風景宜人，最是宜居。 



她手裡有娘給的銀票，等她們到了揚州，花點錢置辦一處小院子安頓好後，再去

做一點小生意，相信日子自然也會越來越好。 

秋兒像小雞啄米一樣的點著頭，「我當然想去了，我曾經聽他們說，揚州那邊除

了風景宜人，最重要的是那邊美食很多，到了那邊我是不是可以吃很多好東西？」 

顧傾傾不禁笑了，「那是自然了，到時候妳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太棒了。」秋兒興奮得忘記自己身處何地，站起來猛地撞到了馬車頭頂，痛得

驚呼出聲，又重重的坐了下去，痛呼出聲，「啊！好痛。」 

秋兒一時之間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也不知道應該摸自己腦袋，還是自己的屁股。 

見狀，顧傾傾毫不客氣的大笑了起來，「秋兒，妳這大傻子，現在疼得不行了吧。」 

「小姐，您就別笑話我了，我這不是太高興了，一下子忘記了自己屁股上有傷了

嗎？」秋兒扁了扁嘴，可憐巴巴的說道。 

「好，我不笑妳了。」顧傾傾強忍著自己想笑的衝動，將自己身後的靠墊拿了出

來遞給秋兒，「接下來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程，路程顛簸，妳把這個也墊妳屁

股下面吧，省得傷情加重，到時候就不好了。」 

秋兒也不拒絕，將靠墊放在自己的屁股下面。 

馬車悠悠的行駛著，車裡顧傾傾和秋兒兩個人歡聲笑語，而顧家卻因為顧傾傾的

離開，氣氛變得十分的微妙。 

 


